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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植树小记

履文学院

赵一凡

“通知： 明天下午全体成员于办公室集

合， 大家一起去种树。” 看到这条消息的我

一边回复收到， 一边因为刚开学很多事要做

心情十分烦闷。 没有对这次活动抱有太大希

望的我， 自然有些沮丧。 就当放松心情了，

我在心里默默安慰自己。

第二天， 我还是带着笑容， 早早地站在

那里集合。 等到大家站好队， 我们就这样出

发了。 微暖的风拂过鬓角， 顺带着把额下的

刘海儿也吹乱了， 凌乱的碎发下一双无奈的

眼睛， 瞳孔里一片昏沉的天， 沉到快要压过

头顶一般。 我心不在焉地走在路上， 祈祷着

活动快点结束。

而第一次这么多人声势浩荡地一起在校

园行走， 感觉有些像儿时的春游， 只不过少

了一份曾经的欢喜激动与期盼。 想着想着，

竟被一阵有着泥土清香以及掺杂空气温暖的

芳香吸引。 猛的抬头， 原来不远处有一棵腊

梅树笔直地挺立在草丛边上。 那白里透红的

花瓣润滑夺目， 很有玉洁冰清的雅韵。 红梅

朵朵， 小巧精致， 片片幽香， 轻轻弥漫， 我

一下子心情舒畅了许多， 一呼一吸， 如释重

负。

接着走过一条又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

拐弯处一片水库， 映入我的眼帘。 水库的湖

面好像一面明镜， 在阳光的照耀下， 无数水

粒， 玲珑剔透， 闪闪发光， 刺得眼睛直发

痛。 一阵风吹过， 水面波光粼粼， 水波轻轻

荡漾， 水的颜色碧绿清澈， 后面是巍峨耸立

的山峰， 时而的鸟叫声， 显得更加幽静。 我

们的欢声笑语， 给水库增添了一份生机。

在这样优美的景色中， 我们开始了植树

的征程。 我们走走停停， 终于选好了第一棵

树苗的位置， 现在开始挖坑了。 同行的男生

上场了， 只见他拿过一把大铲子， 重重地往

地上猛才戳， 他白皙的脸上， 眉头双锁， 仿

佛乌云密布。 呼吸凝重， 似乎用尽了全力。

最后土终于乖乖出来， 坑挖好了。 下一步我

们把树苗放到坑中， 往右一点， 往左倒一

点， 把根放正。 可是禁不住风一吹， 纤细的

树苗开始东倒西歪。 好不容易， 栽好了第一

棵树。 大家忙的不亦乐乎。

下一个位置我和同行的一个小姑娘一起

选在了山坡上， 那地势较高， 土质也比较

好。 我们按照之前的步骤， 也完成了第二棵

小树苗的种植任务。 之后， 大家又一起种了

两棵。 最后我们在树苗上挂上红条带， 作为

标记。 陆陆续续地种下了所有树苗。

再抬头， 已是傍晚时分。 夕阳从山上斜

射过来， 地面的一切都笼罩在朦胧的彩霞之

中。 此时， 被白云遮住的太阳变得暗红暗红

的， 它的光像是被谁掠去了似的， 不再耀人

眼目， 而是变得柔和。 再低头看看我们的

树， 那样笔直， 那样挺立。 我想起了家乡的

那棵枣树， 我见证它四季变换之景， 它承载

我童年的回忆。 一阵微凉的风吹过， 微波翻

涌的水纹愈加变急。 微凉的风吹过脸庞， 顺

带着额下的刘海儿肆意凌乱， 碎发下一双明

亮的眼睛， 瞳孔里充满了希望的光。

这时我不再认为活动没有意义， 它象征

着春天， 承载着希望。 它一半在尘土里安

详， 一半在风里飞扬； 一半洒落阴凉， 一半

沐浴阳光。 带着笑容， 我满心欢喜地走在回

去的小路上。

雪中寻梅行

———己亥正月雪后游荣氏梅园记

履

心理与教育科学学院 戴昕雨

安顿在无锡的第二天一早， 白雪的光芒

已经穿透窗帘， 夜色褪得只剩薄薄一层透明

的浅蓝灰。如果天气预报准确的话，这样的大

雪将会伴随我们的无锡之旅由始到终。 尽管

在没有“暖气”概念的南方，一旦鞋子被泥泞

的雪水打湿，就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但这雪

的不期而至， 又恰恰使得那令我慕名而至的

荣氏梅园平添一味江南冬日的风情。

我见惯了北方寒冷又萧瑟的二月， 见过

蛛网般干结的爬山虎和虬曲枯皲的石榴树，

见过天云山水上下一白， 没见过明艳如晚春

的冬花盛会， 也没见过江南美人一般的太湖

雪。

古人喜道梅花好，彩云扑面始觉真。华北

旅者的眼睛同自然界的暖色阔别已经至少三

个月，一碰撞就涨起老友重逢的欢欣来。冬季

的荣氏园林比起春夏暖季不输半点繁盛，偌

大一片土地不论在何处放眼望去， 竟然无处

不花，无花不梅。这里气温尚低，山色仍然灰

沉，梅花却活泼泼开得旺盛。水墨画上常见的

岁寒三友之一， 通常是遒劲枝干上布着朵朵

分明的红花，虽红浓烈却也满纸清冷，艳丽不

足。我眼前的梅花显然舍掉了那副架子，层层

交叠有如宫廷少女繁复的裙摆， 千朵万朵压

枝低。朱红瓷白烟粉互不干扰又交相辉映，漫

山遍野耀人眼睛， 差点要人错以为这样的色

彩，只有西沉的太阳才染得出，而晴朗傍晚的

云霞又悉数倾倒在了山坡上。这开花的势头，

不像顶风傲寒冷淡客，倒像碧桃、晚樱或者任

意一品的海棠。只是西风确实不甚温柔，我冻

得鼻头通红，由此也被提醒了寻常花季尚早，

眼前的就是梅花无疑。

程炎子写梅，树剥龙鳞黏碧藓，枝翘鹤膝

糁红椒，绝肖且有味，是我心目中最妙。枝干

上带着苔藓，这显然是南方梅的画像，只是我

现在才见到真实的景色。 梅枝沉郁墨黑与积

雪的白之间夹着厚厚一层湿润饱满的苔绿，

一寒一暖，一暗一明，冷峭中又添柔情。鹤膝

之比也实在精准独到，令人叹服。不过，红梅

墨枝绿苔之上，还得仰仗新雪来点睛。冬花戴

雪是江南独有的风景， 我们旅行计划外的大

雪反而成了观梅之行一大亮点。 这里化雪速

度快，不多时地面就只剩雪水的痕迹，所以原

本弄湿鞋子的担心也多余了。 枝头花间的积

雪留存得更好，微化之后闪着细小的水光，湿

气连带着整棵树从头到脚都变得润泽温婉，

花瓣半透， 龙鳞鹤膝的凌厉气质软化成一池

碧泉。奇妙的是，梅花在这里软下了锋芒，你

依旧不会把它认错。 就像解下佩剑摘下蒙面

纱的侠女仍然是侠女， 即使她手中没有龙泉

和吴钩，笑容里也烙着她要守的江湖。南方的

梅被亚热带季风滋养得温润了不少， 骨子里

还是透着属于这个家族的强和韧， 始终生长

不出桃樱的娇柔。那是梅花的荣耀。

华北的冬日太过荒芜， 所以绚丽的江南

才格外令人流连。 脚步缓慢的春天在秦淮以

南兜兜转转，这里的梅花已经鼎盛，如今是时

候迈出向北的步子了。当我回到北方，寒假结

束返校的日子到来，算一算时日，熟悉土地上

的梅花也该与我相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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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

杜欣

如果没有太阳， 我们的世界无非就是一

个黑暗的存在，这里也许不会再有植物、动物

和人类，这里也许不会再有奔腾的河流，这里

也许不会再有温暖和光明……这里也许会进

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可是因为有了太阳的存

在，大地之上，仿佛点燃了一盏明亮的巨灯，

温暖着我们的心灵，给予我们爱和希望。

清晨时分，当我们漫步在校园的一隅，朝阳的

光辉已经悄无声息地将我们包裹起来， 黑暗

被驱逐到世界的另一端。我们都知道除了春分

和秋分这两天南北半球昼夜长短完全等分，大

多数时间，我们的昼夜长短是不均衡的，由此，

光明和黑暗陷入了无休止的斗争之中，拥有更

多阳光照射的地方似乎有更

拐之戳全等分

多

阳


